   ＂5.12 ＂汶 川 地 震 后 的 四 堂 美 术 课
                        ——聆 听 儿 童 绘 画 中 的 心 灵 诉 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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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8年 5月24日，受中国美协少儿美术艺委会的重托，带着“蒲公英行动”美术教育专项课题组所有成员对灾区孩子的牵挂，在幅特基金会的资助下，我和吴尚学到达四川并与四川的同行会合。在经历了残酷的大地震后，一些学校和少年宫正在陆续复课。25日开学第一天成都少年宫便又经历了青川6.4级地震的余震。按原计划这次我们主要是想进入重灾区用相对比较长的时间对孩子进行美术教学疏导，但因抗震仍处于紧张状态，多方联系未果只得更改计划。
爱心学校的四堂美术课
    26日，我们和成都市教育科学研究所美术教研员辜敏以及成都市少年宫美术学校的刘玉林、阎华、彭媛、骆平、车国涛、邓乃斌老师，在都江堰美术教研员蒋沛杉老师的引领下一同来到都江堰灾民安置点幸福家园幸福小学，在修建安置房机器发出的巨大噪声，和天空直升飞机轰鸣的马达声中，给三年级一班的学生上了第一堂美术课。当时就有22个孩子将直升飞机画进了他们的作品中。听蒋老师介绍，学校5月24日开课，原以为只会来50人左右，谁知一下从学前班到中学就报了449人，基本是市里各学校的学生。现在学生们上课的教室也是灾民的食堂。我们原想组织学生做一些美术活动，但因家长担心害怕耽误了孩子的学业，学校仍按照正规课表排课和上课，我们也就只好放弃了。 
      次日大家又与四川省美术教研员冯恩旭以及成华区和青羊区的美术教研员一起赶赴成都成华区和青羊区灾民安置点的另外两所爱心学校，分别给成华区中学和小学部以及青羊区的学生上课，在给他们讲解和示范了绘画材料的使用后，便引导他们按照自己的想法把印象最深刻的东西画出来和写出来。接着我们的老师开始分别与学生进行个别交流和辅导。 
如此短的时间，虽然不可能与受创伤的儿童个体进行具体的交流和沟通，也形不成对个案的调查和研究，但就我们和四川的13位老师，以及汶川大地震背景下的四堂美术课，还有随机参与美术创作的133名学生和他们的133幅图画，这一切所构成的信息无疑便使得它有些重要了。因此我们也希望透过这些图画对这些儿童心理压力来源的追溯，在为接下来大家在长期、渐进的艺术疏导和治疗过程中提供一个多角度了解受灾儿童心灵的机会；同时还希望能就如何将美术教育与艺术治疗有机地结合起来，并能够形成基本的美术课程和活动而多一些思考。因为我们面对的是那么多心灵遭受创伤的孩子。 
      四堂美术课共有133名学生参加。主要是小学生、也有中学部的同学，他们分别来自都江堰、北川、青川、映秀、绵竹和彭州等重灾区，其中还有部分羌族、回族和藏族孩子。在他们的作品中，直接表现地震的有81幅，而画有房屋图式的多达109幅。汶川地震造成数以万计人员的伤亡，最重要的原因就是房屋的倒塌、历次灾难告诉我们，地震中95%的生命消亡缘于建筑物的倒塌。此次汶川大地震受灾严重的中小学校包括幼儿园情形更是惨烈，透过孩子们画的各式楼房，和他们对楼房的恐惧，更能感觉到他们心灵的伤害。 
地震阴影下的孩子
       都江堰市10岁的陈敏画的是新建小学垮塌的大楼、还有云、鸟、风和流泪的花和躺在地下的人以及哭泣的人。一个来自青川的叫姚永红的孩子则用线条简单的勾勒出了四个山头和一所房子、还有一个打石头的人和一只惊飞的鸟。他在房子旁写着：“房子垮了，同学们正在上课，打死了九个同学。”右边写着：“我的大娘在那里打石头地震来了，石头把我大娘压在地上。”事实上，在所有经历了这次灾难的汶川县映秀镇漩口小学、青川县红光中心小学、汉旺中心小学、绵竹市南轩小学等学校学生画的地震场面的图画中，均可看到倒塌和正在倒塌的房子和楼房。画面上同时还出现了大量往下砸的石块，以及废墟、山、云、闪电、树、太阳、电线杆，与飞跑的人或躺在地上的人以及呼救的人。其中画有哭泣和流泪图式的就有15幅之多。而文字中出现较多的则是“可怕”“救命”、“去世了” “快跑”“妈妈救我”等字样。
      对于社会经验不足，耐挫力、心理调节能力、适应力相对弱，且对死亡认识和理解尚不成熟的孩子来说，这些画都还只是他们经历一瞬间灾难后的表征。当我们看到北川县禹里羌族乡青石小学12岁的曾琼用急速而潦草的线条在画面中央画了一幢倾斜的房子，并写上“青石小学”字样后，在房子旁边又画了一个哭泣的在叫“救命！”的孩子，接着他又连续画了三堆废墟和一个压在废墟下大呼“救命！”的人，和在翻滚的云下的一只被惊起的“呱呱”叫的飞鸟，以及三棵连根拔起的树时，感觉的还只是灾难的本身。但是，当我们读到他在画面上所写的“5月12日这一天是一个非常恐惧害怕的一天，我的朋友死了，我也非常伤心，为什么会地震，为什么一个幸福的家庭，却因为地震妻离子散，为什么？地震我恨你，你夺取了我朋友的生命。我恨你。”的文字时，立即就察觉到地震对一个反应剧烈却缺乏自我调节与保护能力儿童心灵的伤害，连续三个“为什么？”后面隐藏的其实是所有经历了地震的儿童的恐惧、愤怒、无助和缺乏安全感。
这些孩子更需要帮助
        一场突如其来的汶川大地震让人想得最多的是生与死的残忍，它给儿童带来了复杂的情感体验，逼使他们直面死亡。家住漩口赵家坪的羌族孩子蒋建兵今年12岁，是漩口集中小学的学生，他画群山，画他居住的山寨，还有矿山和卡车。尽管画得简单，只是用一个个圆圈代表头，几根线就构成了一个跑的姿态。但我们还是可以看得出是许多人在逃跑。蒋同学有着一种与他年龄不相符合的忧郁。他告诉我，这一天他的家人和亲人和以往一样到玉矿山打石头，没想到这一天是让人们失去家人和亲人的一天。在学校读书的他跑了出来，他想过去看看，但是不可以，结果失去了亲人，失去了邻居。画面和文字透露出来的尽是孩子的悲哀和无奈。面对亲人和邻居的去世，他一方面无法接受这个事实，另一方面又为自己没能过去而自责。后来我在网上看到别人对他的采访时，他说他想回家。
      都江堰团结小学三年级学生张思煜在她的画面上写着，“5．12日那天，汶川发生了八级大地震，传播了整个四川，几万人去了天堂，永远离开了家人，我们团结小学楼梯li（裂）开了，走lia0（廊）塌了，不幸的是我那亲爱的爷爷永远离开了人间，那是我的亲亲爷爷啊!” 张思煜认真地画了三个哭泣的天使，一个已在飞上天的天使下边写着“我想大声说‘爷爷，天堂再见’”，还有一个正在升腾的天使在说“再见！”两幢楼房从中断裂，旁边躺着一个女孩。还有花、云、闪电。一个身上写着“魔鬼”的人说“请给人灾难”，另一个带着皇冠的仙女说：“不许你伤害人类”。同是表现亲人离去的图画，两位儿童不仅在绘画能力和表现形式上有区别，如前一位同学线条急速，人物形象类似涂鸦期孩子的作品，而后一位儿童线条用得肯定，人物形象与她这个年龄阶段的绘画发展水平是相吻合的，画中天使的形象类似当前儿童常画的那种美少女模式。
      面对灾难，充满想象力的儿童往往会通过绘画逃离现实进入幻想世界。他们的作品既反映出对地震的恐惧，同时也流露出儿童的一种愤怒和积极主动的反抗精神。诸如有些孩子画的在造型上很明显地受到圣斗士等卡通画影响的“与地震魔鬼搏斗”等图画。不同儿童个体对危机的反应以及在图画中投射出的情绪和精神都有不同，而这和他们所处的环境以及文化背景、受创伤与受教育的程度都是有关联 的。如前面我们所提到的109幅画房屋的图画里，其中表现垮塌房屋的有83 幅，还有12位同学画的是建新房。都江堰的左颍同学在绘画中表达的是他想要一座漂亮新房子的愿望，他画了一座医院，一座学校，一座瓦片房和一位小朋友以及三朵云、还有太阳和小鸟。其时，他想到的是垮塌的中医院，所以他画了一所医院，而他画的学校则是缘自于他对新建小学死难同学的怀念。这时都江堰市已开始进行灾后重建。还有一个都江堰的同学甚至在画面上写上了“如果我能再活一次我长大后会把家园建设得更美好”的语句。  
      来自北川，青川一带的孩子，有的亲人至今也没能联系上，而唐家山堰塞湖险情又不断，一些孩子仍还陷在不安和痛苦之中，而且这一部分学生大多又来自农村。还有些中学部的孩子，他们也玩，也笑，相对小学生的画他们要理性些，有的记录了自己经历灾难的过程，有的是诗配画，还有的表现了社会对受灾人民的关爱。但透过他们用急促线条画的画，我们还是可以感到那种悲伤和焦虑。在青羊区上课时有的中学部的孩子退去了课堂，没有参加画画。
      读了北川县青石小学一年级学生6岁的杨桃在他画有房子、帐篷  汽车  气球 “爱心”的图画上认真写的“奶奶 爷爷 爸爸 妈妈你们不要着急，我在成都好得不得了”的这段文字后，我们深深地感觉到，这些孩子更需要帮助。
儿童本身有一种自我修复的能力
       青羊区爱心学校是5月17日开学的，十天来，每天由几所大学不同的自愿者给孩子上课。从原来在学校上课不自由到现在可以随意在教室走动，还可以随意与老师对话，孩子很兴奋并吵闹不已，根本无法安静下来画画。我是强制让他们进入创作的。在交流时我发现，他们自我防御心理仍然很强，不掩饰自己的情绪，他们最害怕的还是孤独和走进楼房。后来就参加上课的26位孩子的作品分析，其中7幅画的是志愿者或老师在给他们上课，有两幅画的是做游戏，除了另外几幅，只有5幅是表现灾难情境的。我的讲课和引导方式没有太大的变化，但就他们的作业和其他两所学校孩子的作业相比，很明显图画中的灾难阴影要少些。一方面可能另外两所学校刚开学，但换一个角度来思考，是不是可以理解为这种相对自由像游戏一样的学习状态有助于消除孩子对灾难的恐惧，此外我还特别注意到在装置房墙壁上志愿者粘贴的有关地震发生的相关知识的板报。
      时间仓促，这样的分析难免有些牵强，但就个人的反思以及本地教师对“一次次询问当时孩子的情形，会不会反复伤害孩子”的疑问，不得不引起大家的注意。据目前情况来看，大量志愿者的心理援助，如不控制自己的情绪，就有可能将自己的情绪投射到学生身上影响他们的心理康复，而我们的心理援助是要将孩子带出阴影，持续的关怀和支持才是艺术治疗的本质。
      儿童身体与心灵的创伤都需要时间慢慢修复，虽然儿童经历了大难，但他们仍能从游戏、绘画和其他活动中寻找到快乐。顽强的生命力是人类生命延续的基础，通过美术课和美术活动的过程适时的给予他们帮助，同时激发儿童本身自我修复与保护机制的运行，重新建立起他们的安全感和一种积极向上的世界观，这也是美术教育的宗旨之一。
美术教育在儿童心理治疗中是有作用的
       在成华区小学部的课堂上，一个男孩问了我几次“没”字怎么写，我误以为是“煤”字，于是告诉了他。后来我在他的画面上看到了这样一些文字：“蒋小欢小朋友 小朋友  地震  学校老师死煤没有 我的学校漩口  心里的暴雨  漩口集中村小学”。他在纸上画了一朵花，还有滚滚的乌云和一个车子，在乌云中有一个扎头发的人。孩子告诉我，他很想他的老师，也很担心她。
      而另一幅没有署名的孩子在图画上写了这样一段话：“我最成（原文）的是地震的时候一位老师跑进去找人，我很感动我想如果是我，我要跑走不会去救人的。我的学校映秀小学”画面上长方形的格子代表教学楼  圆圈代表操场，圆圈后面站着几个人，有个人径直朝教学楼走去，或跑去。
      因为汶川大地震，我们为逝去的孩子痛苦，也一起为活着的学生担忧，但当看到这两位心理受到创伤的孩子用图画表达出各自对老师的依恋和敬意时，欣慰过后还是不尽的担忧。
      几乎所有参与心理干预的专家都特别提到灾难对儿童的伤害，并认为如不能及时舒缓受灾儿童的心理压力和疏导他们的情绪，有相当一部分孩子会进入慢性状态，甚至终生要与痛苦相伴。绘画是儿童与外界交流的通道，也是儿童情感的载体，它能帮助儿童把不宜言表的内心情感和经历通过视觉形象呈现出来，并且透过绘画进行的情感表达本身就具有治疗效果。这些年来因“蒲公英行动”我在边远贫困地区跑得多一点，农村艺术教育师资是大问题，有些地方甚至还存在大面积的空白，而那些最需要帮助的恰恰又是这些地方的孩子。就这次都江堰市区与来自青川、北川包括都江堰农村孩子的绘画能力的比较，差距还是明显的。在灾后更长的时间内、更广泛的人群中，心理援助将日益重要。因此，其规范化、程序化、组织化势在必行。美术教育在儿童心理治疗中是有作用的，如何将美术教育引进灾区学校亦是亟待解决的问题。 
      据中国地震台网测定，2008-08-01 16:32:44(北京时间)，在四川省绵阳市平武县、北川羌族自治县交界(北纬32.10度，东经104.70度)，发生(M)6.1级地震，震源深度20.0公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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